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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是民族主义的重要活动场域ꎬ 国族认

同是维系现代民族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ꎮ 凯末尔时期的民族主义

在整合东西方民族主义要素基础上参与民族国家构建而呈现不同向度: 基于

领土认同的政治民族主义ꎬ 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确定民族国家的疆界范围ꎬ
奠定了国族认同的疆域基础ꎻ 基于公民身份的公民民族主义ꎬ 以宪法为根据

强化土耳其人的公民权利ꎬ 构成了国族构建的正当性基础ꎻ 基于语言文字统

一的文化民族主义ꎬ 以土耳其语言文字为媒介ꎬ 巩固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意识

和国家认同感ꎻ 基于同质化民族构筑的族群民族主义ꎬ 以语言文化历史观和

生物进化论为基础ꎬ 寻找国族认同的科学依据ꎮ 民族主义呈现融合性、 多元

性、 工具性甚至矛盾性特征ꎬ 体现了构建土耳其民族主义范式的尝试ꎬ 但其

不同向度使得民族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附属产品而出现ꎬ 为新奥斯曼主义

获得发展空间ꎬ 促进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ꎬ 而成为当下民族主义回潮、
“全球南方” 崛起和应对 “全球化” 挑战的重要表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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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世界各地民族主义回潮、 “全球南

方” 崛起和 “逆全球化” 思潮抬头ꎬ 给民族国家带来诸多挑战ꎮ 伴随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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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ꎬ 诸多国家自主发展意识空前增强ꎬ 追求独立自主发展

道路的吁求更加强烈ꎬ 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更加显著ꎮ 上述现象固然

是时代发展的产物ꎬ 也与诸多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密切相关ꎮ 民族为拥

有疆域的政治共同体ꎬ 是由法律上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有主权和相互黏合的共

同体ꎬ 它与现代国家结合而构成民族国家ꎮ① 民族国家是 “两种不同结构和原

则的融合ꎬ 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ꎬ 另一种是历史和文化的ꎮ”② “国族就是

指在一国范围内ꎬ 各种民族共同体因相互间的经济、 文化联系日益加强ꎬ 而

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ꎬ 以国民为族名的一体化过程ꎮ”③ 民族主义作为一

种意识形态ꎬ 将主权、 统一和独特的民族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央ꎬ 并且用它们

的形象来塑造整个世界ꎬ④ 民族国家构建是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

过程ꎬ 既是民族主义的重要活动场域ꎬ 也逐渐培育了民众的认同意识ꎮ 民族

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统合形成国族认同ꎬ 进而成为维系现代民族国家统一

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ꎮ 从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视角审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的生成逻辑和多重向度ꎬ 既有助于剖析当下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图景ꎬ
还有助于揭示民族主义的融合性、 继承性、 断裂性甚至创新性特征ꎬ 进而有

助于厘清不同国家的国族认同、 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化模式的发展逻辑ꎬ 因

而对该议题进行个案研究尤为重要ꎮ
晚期奥斯曼帝国以来ꎬ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按照源于西欧的、 将民族和国

家相结合的模式来创建民族国家ꎬ 但凯末尔政权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受到东

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ꎬ “西方的民族主义形式是在习惯法和共有领土范围

内的公民理性联合ꎬ 而东方的各种民族主义形式则是建立在对共同文化和族

群本原的信仰基础之上”⑤ꎬ 这使土耳其民族主义呈现不同向度ꎮ 在百年历史

征程中ꎬ 凯末尔主义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被写入宪法ꎬ 指导现代化进程ꎻ
民族主义作为不可更改的原则写入 １９８２ 年宪法ꎬ 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常研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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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议题①ꎮ “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即内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

进程之中ꎬ 随着更广泛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发生ꎬ 多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世界

主流ꎬ 因此ꎬ 国家建构需要一种更加包容、 更加开放的民族主义ꎬ 这种民族

主义需要突破单一民族界限而提供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与国家忠诚ꎮ”② 由此

可见ꎬ 民族国家构建与国族认同形成具有内在相关性ꎮ 本文以国内外学者的

研究为基础ꎬ 尝试从领土、 公民、 文化和族群的不同维度及其内在逻辑出发ꎬ
探索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互动ꎬ 厘清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理

论范式与国族认同的内在关联ꎬ 进而着力构建不同于西方的土耳其民族主义

话语体系ꎬ 以期找到化解土耳其民族问题的路径和破解当前关涉民族主义议

题的困境ꎮ

一　 基于领土认同的政治民族主义

以领土界线和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体系始于 １６４８ 年 «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 的签订ꎬ 确定 “领土是现代国家必要的构成要素ꎬ 清晰且稳定的边

界以及对领土的权利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ꎮ”③ 晚期奥斯曼帝国以

来ꎬ 伴随着巴尔干地区国家的独立和阿拉伯人省份的丧失ꎬ 聚焦安纳托利亚

领土范围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涌现ꎬ 从青年奥斯曼党到青年土耳其党的发展

体现了领土主权意识逐渐清晰化的过程ꎮ 休􀅰希顿 －沃森认为ꎬ “民族主义运

􀅰９８􀅰

①

②
③

国内学术界关于凯末尔民族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早ꎬ 彭树智先生在 «历史研究» 发表 «凯末尔

和凯末尔主义»ꎬ 指出凯末尔主义是亚洲民族民主主义的重要理论财富ꎮ 随后ꎬ 学者在探索土耳其现

代化模式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著述中提到凯末尔民族主义ꎮ 昝涛博士的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 ２０ 世

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ꎬ 基于理论与实践来源、 革命话语、 领袖的民族观、 重构民族历史和

“公民宗教” 的等维度ꎬ 回答了族史重构与民族主义的关系ꎬ 为国内研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代表性著

作ꎮ 其他研究成果如 «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从 “六日演讲” 文本看凯末尔的多面性»
«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之反思» 等从不同视角谈及凯末尔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

问题ꎮ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ꎬ 相关研究侧重从奥斯曼历史遗产、 民族独立运动、 世俗化改革、 语

言文字改革、 “公民ꎬ 请说土耳其语!” 运动、 土耳其历史大会和语言大会等微观角度ꎬ 分析凯末尔民

族主义的构成要素及其对民族国家构建、 现代化模式的影响ꎮ 不过ꎬ 现有研究成果较少关注凯末尔主

义与国族认同之间关系ꎬ 民族国家构建与国族认同的内在逻辑也鲜有涉及ꎬ 相关研究主题有待于深入

探究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国内外的现有研究成果为本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ꎮ
林红: «族群民族主义的复归与民族国家的选择»ꎬ 载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５６ 页ꎮ
周光辉、 李虎: «领土认同: 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ꎬ 载 «中

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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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寻求两大目标: 一是民族独立ꎬ 即建立一个以本民族为主体的主权国家ꎻ
二是民族统一ꎬ 即一国疆域内所有的民族团体 (这些民族团体或者自称ꎬ 或

者被声称属于同一个民族) 融合成一个民族ꎮ 尽管现实世界并非全部如此ꎬ
但在许多情况下ꎬ 民族主义者承担着进一步的任务: 即在一个独立的主权国

家里构建一个新民族ꎮ”① 安娜􀅰玛利亚􀅰阿隆索断言ꎬ “民族作为一个集体

的主体ꎬ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生物文化本质的超级有机体的界限ꎬ 复制了国家

领土的封闭性ꎮ”②

民族国家构建的第一步是先确定边界和领土范围ꎬ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使

边界范围内的居民逐渐凝聚成一个牢固的共同体———民族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署了 «摩德罗斯停战协定»ꎬ 规定协约国可以占领

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要地ꎬ 民族危机加剧ꎮ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 穆斯塔法􀅰凯末

尔开始组织民族抵抗运动ꎮ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２ 日ꎬ 凯末尔在阿马西亚发布通告ꎬ
强调挽救国家危亡的决心ꎮ ７ 月 ２３ 日至 ８ 月 １７ 日ꎬ 埃尔祖鲁姆护权协会代表

大会 (Ｅｒｚｕｒｕｍ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召开ꎬ 凯末尔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和奴役ꎬ
号召人们丢掉对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幻想和依靠自己力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ꎬ
“指出在 (未确定的) 国家边界内的整个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ꎬ 任何外

国强行占领土耳其地区的行为都将遭到强烈反对ꎮ”③ 大会通过护权协会章程

和告全国人民书ꎬ 主张领土完整ꎬ 统一全国护权组织力量ꎬ 明确指出如果伊

斯坦布尔政府不能保证国家独立ꎬ 就有必要另建一个政府ꎮ④ ９ 月ꎬ 在锡瓦斯

召开的护权协会代表大会上ꎬ 凯末尔主持讨论并通过锡瓦斯纲领ꎬ 确认领土

完整和民族独立ꎬ 反对外国干涉土耳其ꎮ 大会把 “东部各省民族护权协会”
改为 “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护权协会”ꎬ 选出了声称代表整个祖国、 以凯末

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ꎮ 大会还宣布 “必须竭尽全力ꎬ 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来

共同保卫自己的祖国ꎬ 使其免受任何侵犯ꎮ”⑤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 伊斯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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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奥斯曼帝国议会接受了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大会的原则和决议ꎬ 发布

«国民公约»ꎬ 宣布领土完整、 领海安全、 国家独立、 经济发展、 内政和外交

自主的民族主义纲领ꎮ «国民公约» 成为鼓舞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进军号

角ꎬ① 被视为土耳其的独立宣言ꎬ 也是土耳其人领土认同的基础ꎬ 这说明以凯

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开始放弃根深蒂固的帝国愿景ꎬ 将多种族的

土耳其国民与领土联系起来ꎬ② 并通过外交会议形成的声明、 条约、 协议③将

其具体化ꎮ ８ 月 １０ 日ꎬ 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了 «色佛尔条约»ꎬ 这成为土耳

其领土民族国家化的转折点ꎮ «色佛尔条约» 有关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规定表

明ꎬ 协约国政府不仅要夺取帝国大片领土ꎬ 而且还要将安纳托利亚领土划分

给亚美尼亚人、 库尔德人和希腊人ꎬ 这坚定了凯末尔捍卫民族独立、 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ꎮ 不过ꎬ 凯末尔捍卫的领土范围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疆

土ꎬ 而是要回到土耳其民族所能接受的合理的限度ꎬ 因为他看到重新征服阿

拉伯人土地和巴尔干半岛超出自身能力ꎮ 尽管他在民族独立运动期间曾试图

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合作ꎬ 但从未认真考虑过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省份

(诸如大马士革、 巴格达、 巴士拉、 汉志) 纳入新生的共和国ꎮ④ 因此ꎬ «色
佛尔条约» 强化了民族主义者对领土界限的认识和放弃对帝国领土范围的幻

想ꎮ 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凯末尔发表声明: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建立以土

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正是为了保全生命和独立􀆺􀆺我们没

有为大伊斯兰主义效劳􀆺􀆺我们也没有为大都兰主义效劳ꎮ”⑤ 这为土耳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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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高加索共和国的 «莫斯科和卡尔斯条约» (Ｔｈｅ Ｍｏｓｃｏｗ ａｎｄ Ｋａｒｓ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和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与法国政府的 «安卡拉协议» (Ｔｈｅ Ａｎｋａｒ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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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ꎬ 以及 «洛桑会议和和平条约» (Ｔｈｅ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Ｔｒｅａｔｙ)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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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９７􀆰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ꎬ 范中廉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８２ 年版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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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领土疆界范围ꎮ 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节节胜利、 苏维埃俄国对凯末尔的

支持以及与协约国的利益争夺ꎬ «色佛尔条约» 被废止ꎮ 协约国同时向安卡拉

和伊斯坦布尔政府发出邀请ꎬ 重新召开会议商讨领土等问题ꎬ 这促使凯末尔

决心废除苏丹制ꎮ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大国民议会宣布苏丹制自两年前英军占

领伊斯坦布尔之日起即不存在ꎻ １１ 月 ７ 日ꎬ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登上英

国军舰出逃ꎬ 奥斯曼帝国成为历史ꎮ 民族意识和疆域领土成为凯末尔主义者

建构新生国家的思想和空间基础ꎮ
洛桑会议期间ꎬ 土耳其代表团最初坚持边界从地中海沿岸伊斯肯德伦区ꎬ

沿幼发拉底河然后到伊朗边境ꎬ 包括摩苏尔省等地ꎬ 未得到协约国认可ꎮ 凯

末尔政府最后放弃了部分领土要求ꎬ 因为 “这些地区———西色雷斯、 摩苏尔

和哈塔伊省———可能会破坏新政治共同体理想化的宗教文化同质性”①ꎮ 显然ꎬ
凯末尔政府着力保持安纳托利亚的领土完整ꎬ 并在边界内实现最大程度的宗

教文化同质性ꎮ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 «洛桑和约» 正式签订ꎮ 伊斯梅特􀅰伊诺

努 (Ｉｓｍｅｔ Ｉｎöｎü) 宣称: “ «洛桑和约» 创造了一个同质统一的家园ꎻ 其中拥

有免于外国人强加的义务和在国内建立国家自然特权的自由ꎻ 免于强加的财

政义务的自由ꎻ 拥有公认的、 绝对自卫权的自由和富裕的家园ꎮ② «洛桑和

约» 使土耳其的领土、 国家和政治边界获得国际承认ꎮ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土耳其定

都安卡拉ꎬ “安卡拉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的首都ꎬ 是共和国精英们雄心壮志的

象征ꎬ 表达了他们在一个颓废帝国的历史废墟上创造新文化和文明的愿望ꎮ”③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大国民议会选举凯末尔为总统ꎬ 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ꎮ 由此ꎬ
土耳其第一次形成了确定的边界 (包括物质和伦理)ꎬ 即确立以领土完整为基

础的政治统一的最高政治目标④ꎬ 遂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活动场域ꎮ “民族

主义原则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标准ꎬ 也是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一

个根本原则ꎮ 它强调在土耳其社会中ꎬ 把民族主义作为促进人民团结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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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多重向度与土耳其国族认同　

重要纽带ꎬ 从国家内部团结和凝聚力这方面来看ꎬ 民族主义日益具有取代伊

斯兰教塑造新的国民认同功能ꎮ”①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ꎬ 与周边国家仍存在

边界领土争端ꎬ 但随着民族国家构建推进而得以解决ꎮ②

领土是民族国家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为民族国家提供了边界和栖息地ꎮ
民族国家通过领土的叙述和意象ꎬ 向基于地域界定的民族成员灌输一种对某

一领土的认同感ꎬ 称之为空间社会化过程ꎬ 可谓领土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ꎮ
领土对现代国家的社会和空间结构至关重要ꎬ 这不仅反映在具体的国家边界

上ꎬ 也体现在领土作为民族身份形成和构建的基础上ꎮ③ 新生民族国家寻求控

制自己的领土ꎬ 所以说凯末尔民族主义也是一种种族连接力量ꎬ 将多种族的

土耳其国民与领土联系起来ꎬ④ 这构成国族认同的基础ꎮ 领土认同是以制度认

同塑造国家认同的政治前提ꎬ 是人们从抽象的制度认同转变为对特定的制度

实践的必要因素ꎮ “诉诸民族认同也是形成或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的传统路径

之一ꎮ 这一路径中典型的举措是民族建构ꎬ 目的是将领土范围内的公民建构

成同一个民族的成员ꎮ 这些举措是民族国家观念的具体体现ꎮ”⑤ 由此来看ꎬ
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在疆域范围内ꎬ 通过民族国家构建来塑造领土认

同、 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ꎬ 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ꎮ

二　 基于公民身份的公民民族主义

“公民身份可以界定为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所拥有的、 在特定的平等水平

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和义务的被动和主动的身份ꎮ”⑥ 公民身份确立与民族

国家构建密切相关ꎮ 克里斯蒂安􀅰乔帕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ｐｐｋｅ) 指出: “公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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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认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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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意味着现代国家并非作为一个地域组织ꎬ 而是一个成员联合体􀆺􀆺如果说

主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 (前民主的) 国家属性相连ꎬ 那么公民身份就与现代

民族国家的 (民主的) 民族属性相连ꎮ”① 诸多民族国家通过宪法确认统一的

公民身份②ꎬ 为构建国族认同提供必要保障ꎬ 所以国族认同形成的前提是宪法

保障、 制度包容ꎮ 以宪法性质的权利法案为路径构建国族ꎬ 实际上就是通过

同质的公民身份、 平等的政治参与以及坚实的权利保障ꎬ 促使不分族群的民

众结合成政治共同体即国族ꎮ③ 在一个族群和文化多元的国家里ꎬ “这些具

有不同历史记忆和文化差异的民族集团ꎬ 作为平等的社会行为主体ꎬ 享有

平等的政治权力和法律地位ꎬ 与其他的民族集团共存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ꎬ
以主体的姿态参与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自觉地 ‘共同

体化’”ꎮ④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ꎬ 公民民族主义构成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

道德和政治纽带ꎬ 从而造成公民对现有社会制度和政治规则的同意或服从ꎮ
公民民族主义往往是将多个族群纳入民族共同体中ꎬ 以公民—国家的政治、
法律纽带将之建构为一个民族ꎬ 但由于民族建构也包含语言、 文化、 历史、
经济等纽带ꎬ 所以公民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交织在

一起ꎮ
土耳其的公民民族主义可以回溯至晚期奥斯曼帝国ꎮ 帝国统治者通过颁

布坦齐马特改革法令和 １８７６ 年宪法ꎬ 来强化奥斯曼人的公民意识ꎬ 进而改变

帝国的合法性基础ꎮ １８７６ 年宪法将奥斯曼帝国定义为一个包括不同宗教团体

和 “民族” 的奥斯曼 “国家”⑤ꎬ 所有居住在帝国内的臣民都是奥斯曼人ꎮ 青

年奥斯曼党的代表纳米克􀅰凯末尔 (Ｎａｍıｋ Ｋｅｍａｌ) 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领土

和宪法意义的瓦坦或家园概念ꎬ 宣称包括非穆斯林和穆斯林在内的所有公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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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每个人都能享受自由、 发展与幸福ꎮ 参见李亢: «宪法权利与国族构建: 加拿大的经验与教训»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７ 页ꎮ
李亢: «宪法权利与国族构建: 加拿大的经验与教训»ꎬ 第 ４３ 页ꎮ
王建娥著: «包容与凝聚: 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固的制度机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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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通过民主选举的议会表达共同意愿ꎮ① 尽管纳米克􀅰凯末尔积极激发民众

对祖国的绝对忠诚ꎬ 但并没有结合帝国实际阐明祖国的内涵ꎮ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当英国人占领伊斯坦布尔时ꎬ 奥斯曼帝国政府解散议

会ꎬ 穆斯塔法􀅰凯末尔通令各省在安卡拉召开议会ꎮ ４ 月 ２３ 日ꎬ 大国民议会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在安卡拉成立ꎬ 由新当选或逃离伊斯

坦布尔的议会代表组成ꎮ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大国民议会宣布具有宪法性质的

«基本组织法»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首次采用国家主权原

则ꎮ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ꎬ “ ‘民族’ 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

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ꎬ 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 ‘民族’ 或 ‘民族

性’ 放在一起讨论ꎬ 所谓的 ‘民族国家’ 将会变得毫无意义ꎮ”② «基本组织

法» 使安纳托利亚的民族主义政府在伊斯坦布尔被占领期间发挥领导作用ꎬ
但其与尚未废除的奥斯曼帝国宪法并存ꎮ 与此同时ꎬ 土耳其人的公民身份受到

西方影响ꎮ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土耳其与法国签署 «安卡拉协定» ( Ｔｈｅ Ａｎｋａｒ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第七条规定土耳其语是该地区的官方语言———尽管大多数公民是

奥斯曼阿拉伯人、 库尔德少数民族ꎬ 该地区的土耳其人将得益于文化少数民

族权利以维护他们的文化和语言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 安卡拉政府将其公民的种

族起源描述为土耳其人ꎮ③ 在洛桑会议上ꎬ 土耳其代表团将公民身份规定为一

种统一的、 世俗的、 公民—领土的、 包容性身份ꎬ 其基础是所有公民在法律

和权利义务方面的完全平等ꎬ 但断然拒绝了根据种族、 宗教和语言的国际标

准对少数民族的定义ꎬ 以消灭和同化生活在新土耳其边界内的各种不同因

素ꎮ④ 最终签署的 «洛桑和约» 是土耳其处理国家地位和希土问题的国际性

公约ꎬ 有关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条款赋予其宗教自由和法律平等地位ꎬ 并间

接提及所有公民的权利和普遍的公民身份ꎮ⑤ 土耳其民族主义以此为基础构建

一种新的、 基于公民权利的政治实体认同ꎬ “民族国家构建过程要尽可能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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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对各自族体的认同转变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ꎬ 这是国民成为现代公民的

先决条件ꎬ 也是所有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得以生存的前提ꎮ”①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ꎬ 通过颁布宪法来推进制度建设ꎬ 明确每个人都有

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ꎬ 形成民众参与选举的代议制度、 组织行政和司法体系ꎮ
１９２４ 年 ４ 月ꎬ 大国民议会出台宪法ꎬ 强调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民族国家􀆺􀆺
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这个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ꎬ 但我们不可能赋予他们基

于种族属性的权利”②ꎮ 宪法第 ８８ 条规定: 土耳其居民不论其宗教和种族ꎬ 在

公民身份方面均被视为土耳其人ꎮ 具体而言ꎬ 土耳其人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出生于土耳其境内外ꎬ 但其父是土耳其人ꎻ 在土耳其出生或在成年时选择成

为土耳其人ꎬ 但其父是定居在土耳其的外国人ꎻ 根据 «公民法» 被认定为土

耳其人ꎮ③ 根据该条款ꎬ 所有公民不论其宗教或种族背景ꎬ 都被视为土耳其

人ꎮ “１９２４ 年宪法ꎬ 一方面是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蓝图的设想ꎬ 是对传统

社会进行改造的宣言ꎻ 另一方面意蕴则是对传统社会ꎬ 尤其是对非土耳其族

裔属性且块头较大的族裔进行改造的号角ꎮ”④ 现代宪法旨在确认并保障公民

权利ꎬ １９２４ 年宪法通过确认土耳其统一的公民身份ꎬ 为构建国族认同提供了

必要前提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能够巩固政治机制ꎬ 确保不分族群的公

民共同参政议政ꎬ 从而强化了共同体意识ꎮ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维护ꎬ
使得权利保障成为国族构建的正当性基础ꎮ

凯末尔主义者将土耳其境内的多个族群ꎬ 通过人民主权、 国家价值与制

度建设等宪法原则捆绑在一起ꎬ 但土耳其人的语言、 文化纽带则植根于深远

的历史传统ꎮ “如何处理这些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地区性民族差

异ꎬ 将这些具有不同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民族整合到同一个政治共同

体中􀆺􀆺并使所有民族的成员都由衷地认同于国家ꎬ 服膺于国家的政治秩序ꎬ
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ꎬ 就成为现代国家强本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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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存在的重要内容ꎬ 也成为它制度建构的内驱动力ꎮ”① 公民民族主义推动

下的民族国家构建ꎬ 实际上是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同步构建的过程ꎬ 相

当一部分国家虽然建立了现代制度体系ꎬ 但未能实现语言历史文化传统与制

度建设的有机结合ꎬ 从而导致公民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冲突和对抗ꎮ

三　 基于语言文字统一的文化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动力在于用一套共享的符号、 神话、 记忆ꎬ 在民族领土范围

内将公民共同体团结起来ꎬ 并将其融合在一种可以认同的文化共同体中ꎮ”②

统一语言、 文字和历史记忆是构建政治共同体的重要内容ꎮ “现代民族国家构

建以来ꎬ 无论从提高政府运行效率考虑ꎬ 还是从经济活动的交流语言考虑ꎬ
各国政府都倾向于采取多种方式在辖区内推行一种共同语言和文字􀆺􀆺各国

政府出于政治整合和行政效率的考量ꎬ 全力推行一种通用语ꎬ 使其成为名副

其实的 ‘国语’ 􀆺􀆺在当今许多国家ꎬ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已被全社会公认为

国民身份的重要文化符号ꎮ”③ 现代国家对其领土上的人民进行文化整合ꎬ
“探索维护和弘扬共同体民族文化道路的民族主义”④ꎮ 对于土耳其而言ꎬ 主

要通过统一语言文字来建构国族认同的文化基础ꎬ 以塑造其政治合法性ꎮ
第一ꎬ 凯末尔政府通过推行语言改革和统一国语的运动来塑造民众的民

族意识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曾经指出ꎬ 形成民族意识

的最重要步骤是改变语言的性质ꎬ 创造一种可以逐渐普及的统一交际语言ꎮ⑤

“由于语言被普遍视为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文化认同基础ꎬ 因

此ꎬ 确立国家通用语言、 在公共教育和社会生活中推行国家语言文字ꎬ 被各

国政府视为加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主要措施之一ꎮ”⑥ 土耳其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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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的尝试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ꎮ １９ 世纪后半叶ꎬ 奥默尔􀅰塞佛丁

(Öｍｅｒ Ｓｅｙｆｅｄｄｉｎ)、 齐亚􀅰格卡尔普 (Ｚｉｙａ Ｇöｋａｌｐ) 等知识分子试图以安纳托

利亚方言为基础ꎬ 创造一种不同于奥斯曼语①的 “新语言”ꎮ 在青年土耳其党

时期ꎬ “新语言” 获得官方支持而逐渐成为法律和行政语言ꎬ 并在报纸和文学

作品中使用ꎮ②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ꎬ 凯末尔主义者将奥斯曼语视为外来力量

影响的表现ꎬ 希望用一种服务新一代土耳其人的语言取而代之ꎮ③ 语言改革成

为凯末尔改革的重要内容ꎮ “语言乃是民族灵魂所在ꎬ 而且ꎬ 就像我们即将会

看到的ꎬ 语言在日后更成为决定民族的重要标准之一ꎮ”④ 统一语言是凯末尔

主义者用来创建民族的主要手段ꎮ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ꎬ 族群和语言异质化问题仍很突出ꎮ 凯末尔曾经指

出ꎬ “一个民族国家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语言ꎮ 一个归属于土耳其民族的人ꎬ
应该主要说土耳其语ꎮ 换言之ꎬ 一个土耳其人不会说土耳其语ꎬ 无论他声称

对土耳其文化和社团多么忠诚ꎬ 都令人难以置信ꎮ”⑤ 犹太裔土耳其知识分子

阿夫拉姆􀅰加兰蒂 (Ａｖｒａｍ Ｇａｌａｎｔｉ) 也指出ꎬ “那些生活在土耳其、 不用土耳

其语交流的人􀆺􀆺可以从文字、 名字和官方意义层面被认为土耳其人ꎮ 然而ꎬ
他们的灵魂、 思想和心灵不可能是土耳其人ꎮ”⑥ 有鉴于此ꎬ 凯末尔政府开始

限制使用其他语言ꎮ １９２７ 年ꎬ 格克切阿达 ( Ｇöｋçｅａｄａ ) 和博兹加阿达

(Ｂｏｚｃａａｄａ) 的少数民族学校禁止使用希腊语授课ꎮ 政府要求在外国学校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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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Ｊｅｒｎｕｄｄ ｅｄ􀆰ꎬ 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ｂｅ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ａｗａｉ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 ｉ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１ꎬ ｐ􀆰 １５３􀆰

Ｕｒｉｅｌ Ｈｅｙｄ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１９５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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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学校工作的教师以土耳其语为母语ꎮ①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伊斯坦布尔

大学法学院学生协会 (Ｔｈｅ Ｌａｗ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发起了 “公民ꎬ
请说土耳其语!” 运动ꎬ 学生们宣布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共场所张贴标志ꎬ 提醒

人们在公共场合说土耳其语ꎬ 犹太人、 希腊人、 亚美尼亚人、 切尔克斯人、
波斯尼亚人、 阿拉伯人等少数族群在公共场合说其他语言遭阻挠ꎮ 这场运动

很快蔓延到土耳其西海岸和西色雷斯的城市ꎬ 报纸上充斥使用非土耳其语引

发冲突的报道ꎮ 据里法特􀅰巴里 (Ｒıｆａｔ Ｂａｌｉ) 所言ꎬ 在运动期间ꎬ 除了用土

耳其语交流ꎬ 说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ꎬ 因为这将带来言语骚扰

甚至身体攻击的风险ꎮ② 一些犹太社团通过设立土耳其语课程或成立委员会来

鼓励犹太人说土耳其语ꎮ 但正如唐纳德􀅰霍洛维茨 (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所言ꎬ
这场运动的特点及其目标证实了语言可以在 “捆绑精英物质利益与大众利益”
方面具有强大功能ꎮ③ 不过ꎬ 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ꎬ 吉亚斯􀅰伊沙克

(Ｇıｙａｓ ｉｓｈａｋ) 指出ꎬ 土耳其化应该通过教育ꎬ 特别是学校教育来传播ꎬ 而不

是高喊 “公民ꎬ 请说土耳其语!” 或者从人们手中夺走外国报纸ꎮ④ 最终在国

内外各种力量的反对下ꎬ 这场运动告一段落ꎮ １９３５ 年ꎬ 伊诺努总理呼吁公民

说土耳其语: “从现在开始ꎬ 我们不会保持沉默ꎮ 所有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公民

都会说土耳其语ꎮ”⑤ 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随后发起了一项公众只说土耳其语的活动ꎮ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 布

尔萨 (Ｂｕｒｓａ) 和吕布尔加兹 (Ｌüｌｅｂｕｒｇａｚ) 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土耳其语以

外的语言ꎮ 上述行动体现了土耳其人对非穆斯林采纳主流语言的冒进做法ꎬ
但也说明语言统一作为构建国族认同的基础被凯末尔主义者所认可ꎮ

第二ꎬ 凯末尔政府通过采用拉丁字母来建立强化民族认同的载体ꎮ 晚期

奥斯曼帝国改革凸显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奥斯曼语的诸多问题ꎮ １９ 世纪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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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０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３ꎬ Ｍａｙ ２００４ꎬ ｐ􀆰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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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 奥斯曼帝国的语言简化尝试带来改革字母文字的探索ꎮ① 土耳其共和国成

立后ꎬ 关于字母改革的争论仍在继续ꎮ 以卡齐姆􀅰卡拉贝克尔 ( Ｋａｚıｍ
Ｋａｒａｂｅｋｉｒ) 为代表的一批人ꎬ 将阿拉伯字母视为土耳其人及其穆斯林兄弟团

结的象征ꎬ 字母改革只需对文字进行修订ꎬ 而不是完全替换ꎮ 以侯赛因􀅰加

希特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Ｃａｈｉｔ) 和克勒奇扎德􀅰哈克 (Ｋıｌıçｚａｄｅ Ｈａｋｋｉ) 为代表的另一

批人认为ꎬ 拉丁字母化是土耳其摆脱奥斯曼帝国负累的必要条件ꎮ②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ꎬ 凯末尔政府成立了语言委员会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负责字母 “拉
丁化” 和制定新语法的工作ꎮ 随后ꎬ 语言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字母改革的

报告ꎬ 并于 ８ 月 １ 日提交给凯末尔总统ꎮ ８ 月 ９ 日ꎬ 凯末尔根据这份报告推出

以拉丁字母为蓝本的 “新土耳其字母”ꎮ③ 随之ꎬ 土耳其相关部门面向高级官

员、 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举办了专门课程班ꎬ 教授他们使用新字母ꎮ １１ 月 １
日ꎬ 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字母的法律ꎬ 凯末尔政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字母教育运动ꎮ
采用拉丁字母无疑更适合土耳其语的音韵ꎬ 也为此后民众识字率飙升铺

平了道路ꎮ④ 政府不仅通过这种文字媒介提高了民众识字率ꎬ 而且读写能力的

普及缩小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ꎮ 一旦建立起沟通渠道ꎬ 民众就会受

到民族主义宣传的影响ꎬ 逐步接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ꎮ 而且ꎬ 这种变化也

给官方提供控制作品出版的机会ꎮ 另外ꎬ 政府通过采用拉丁字母来割断与奥

斯曼帝国的联系ꎬ 减少了反对者援引旧例阻止改革的可能性ꎮ 正如穆斯塔法􀅰谢

基普 (Ｍｕｓｔａｆａ Şｅｋｉｐ) 所言ꎬ “我们没有时间听这些反对意见ꎬ 它们不断向我

们指出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可能面临的风险ꎮ 我们头脑中最重要的是现在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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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９０８ 年ꎬ 米拉斯利􀅰伊斯梅尔􀅰哈克 (Ｍｉｌâｓｌı ｉｓｍａｉｌ Ｈａｋｋı) 用 ３ 个阿拉伯元音的修改形式来

代表 ８ 个土耳其元音的字母系统ꎬ 但更为繁琐导致操作性不强ꎮ １９１２ 年ꎬ 泰比耶基􀅰伊斯梅尔􀅰哈克

(Ｔｅｒｂｉｙｅｃｉ ｉｓｍａｉｌ Ｈａｋｋı) 和吉汉吉利􀅰希纳西 (Ｃｉｈａｎｇｉｒｌｉ Ｍ􀆰 Şｉｎａｓｉ) 设计了一个字母系统ꎬ 并添加新字

符来代表元音ꎬ 形成可以代表所有土耳其语的字母表ꎬ 但由于对阿拉伯语字母的修改过多而几乎无法

识别ꎮ １９１３ 年ꎬ 陆军部长恩维尔发起新字母方案ꎬ 意在简化军事电报员的工作ꎬ 后来扩展到部委内部

的官方信函ꎮ 在战争期间尝试这样的改变显然时机不对ꎮ １９１７ 年ꎬ 恩维尔出版一本被称为 «埃利夫

巴» (Ｅｌｉｆｂａ) 的读物来教授其字母ꎮ 随着一战结束ꎬ 恩维尔的字母方案试验被终止ꎮ 此时ꎬ 部分记者

和文学家敦促采用拉丁字母ꎮ １９１４ 年春ꎬ 由克勒奇扎德􀅰哈克出版的周刊发表了 ５ 篇未署名的系列文

章ꎬ 宣传采用拉丁字母ꎬ 并预言变革必将到来ꎮ
Ｙｉｌｍａｚ Çｏｌａｋ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ｐ􀆰 ７０ －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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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６７８ － ６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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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ꎮ 让那些喜欢过去的人留在过去”ꎮ① 奥斯曼帝国与共和国的文字书写不同ꎬ
使土耳其精英阶层能够控制国内的所有民族主义话语ꎬ 从而向民众呈现出单

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ꎮ② 哈立黛􀅰艾迪普 (Ｈａｌｉｄｅ Ｅｄｉｐ) 指出ꎬ 字母变化是

“向最终心理上统一于西方迈出关键性的一步ꎬ 而这似乎是土耳其的命运ꎮ”③

随后ꎬ 凯末尔政府禁止公众使用阿拉伯字母ꎮ 次年ꎬ 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

从学生课程表中被删除ꎬ 民族主义思想通过使用拉丁字母发表的杂志和文章

获得进一步宣传ꎬ 那些不使用拉丁字母的杂志和期刊因缺乏国家支持而逐渐

关闭ꎮ 字母改革促使土耳其得以建立一个由新一代公民组成的行政和社会阶

层ꎬ 使国家领土趋于统一ꎬ 并在公民中灌输新的土耳其民族性的理想ꎮ④ 由

此ꎬ 埃尔津詹议员法济尔􀅰艾赫迈特贝伊 (Ｆａｚｉｌ Ａｈｍｅｔ Ｂｅｙ) 慨言: “不要认

为字母改革仅仅是促进读写的措施ꎬ 科学的书写方法已如此先进ꎬ 这已不再

是关注的焦点ꎬ 它的主要益处是让我们不再迷信我们的道德ꎮ”⑤ 采用拉丁字

母后ꎬ 凯末尔政府使土耳其人从波斯—阿拉伯奥斯曼遗产中获得文化独立ꎬ
字母改革事实上成为塑造其国族认同的重要举措ꎮ

第三ꎬ 凯末尔政府通过语言净化运动和 “太阳语言理论” 来巩固凯末尔

民族主义的成果ꎮ “语言是民族主义的核心ꎮ 在追求民族主义的过程中ꎬ 语言

可以用来界定种族差异ꎻ 民族独立之后ꎬ 语言加以推广则可以形成民族主义

所需的全国性交际共同体ꎮ”⑥ １９２８ 年ꎬ 土耳其实施字母改革之后ꎬ 越来越多

的著述强调语言是构建民族主义的核心ꎮ 凯末尔指出ꎬ “丰富的民族语言对民

众深化民族感情有巨大作用ꎮ 土耳其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豪感的塑造ꎬ 必须

把自己的语言从外来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ꎮ”⑦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ꎬ 土耳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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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苏􀅰赖特著: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ꎬ 陈新仁译ꎬ 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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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协会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成立ꎬ 其首要目标是纯化土耳其语言ꎬ
缩小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距ꎬ 使其彰显文明和科学性ꎮ 为实现上述目标ꎬ
土耳其语言协会制定了如下程序: 组织科学会议ꎻ 编纂土耳其语词汇ꎻ 尽可

能搜集所有文献资料ꎬ 研究土耳其语ꎬ 并从旧书和不同地方方言中丰富新词

语料库ꎻ 出版土耳其语言协会的知识产品ꎮ① 同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第一届土耳其

语言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ꎮ 此次会议传递出关于土耳其语的多重信息ꎬ 如

土耳其语是最早也是最古老的语言之一ꎬ 很可能是苏美尔人和赫梯人的语言ꎬ
是构成现代语言学基础的梵语、 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基础ꎬ 其语言传播范围已

从中亚至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和芬兰海湾ꎮ② 大会选举出中央语言委员

会ꎬ 指导语言协会的工作和活动ꎬ 并颁布了一项加快语言改革、 推广新土耳

其语③的方案ꎮ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ꎬ 凯末尔政府发布一项法令ꎬ 要求所有行政机构

合作收集存在于日常交流中的土耳其语词汇ꎬ 这些词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

于书面语言ꎬ④ 在各省成立由地方高级官员和共和人民党领导人组成的分支语

言委员会ꎬ 委派教师和其他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从事词汇收集工作ꎮ 与此同时ꎬ
学者对 １５９ 种以土耳其方言为主的古老文献和词典进行研究ꎬ 以发现新土耳

其语词汇ꎮ 此外ꎬ 政府还开展了针对识字者的语言调查ꎬ 目的是找到与新土

耳其语对应的词汇ꎬ 以取代 １ ４００ 个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ꎬ 最终从日

常和过去使用语言中收集了大约 １３ 万个单词ꎮ⑤ １９３４ 年夏天ꎬ 这些材料被编

入 «土耳其奥斯曼语词汇对应集» (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Ｏｓｍａｎｌıｃａ Ｗｏｒｄｓ)ꎬ 用大约 ３ 万个新土耳其语词汇替代 ７ ０００ 多个阿拉伯语和

波斯语外来词汇ꎮ⑥ 不仅如此ꎬ 相关人员还收集了法语、 英语或德语的科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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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土耳其语是一种摆脱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 只包含源自土耳其语词汇的语言ꎬ 其词汇

来源有二: 一是从普通人的词汇、 古代土耳其词汇和其他突厥语族的旧文本中收集词汇ꎬ 二是搜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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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多重向度与土耳其国族认同　

语ꎬ 分发给专家以便他们提出土耳其语的对应词ꎮ 据此ꎬ 学者将阿拉伯语和

波斯语词汇从土耳其语中清除ꎬ 包括一些已经在土耳其语中存在千年的

词汇ꎮ①

新土耳其语通过官方得以推广ꎬ 凯末尔使用新土耳其语发表演讲和写信ꎮ
不过ꎬ 由于已经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也被清除ꎬ 再加

上许多被清除的词汇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ꎬ 这就给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ꎮ 亚沙尔􀅰纳比 (Ｙａşａｒ Ｎａｂｉ) 认为ꎬ “清除所有外来出身的词汇导致土耳

其语过于贫瘠和不足􀆺􀆺其中许多词汇已在人们的语言中生根发芽􀆺􀆺取代

外来词的少数新土耳其语词汇使科学技术无法取得任何进步ꎬ 甚至无法创造

最原始的文学作品ꎮ”②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ꎬ «奥斯曼语—土耳其语袖珍词典» (Ａｎ
Ｏｔｔｏｍａｎ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ｃｋｅｔ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和 «土耳其语—奥斯曼语袖珍词典» (Ａ
Ｔｕｒｋｉｓｈ －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Ｐｏｃｋｅｔ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出版ꎬ 不再强调为所有源自外国的单词找

到土耳其语的对应词ꎬ 因此词典中包含了不少阿拉伯语、 波斯语词汇ꎮ
从 １９３５ 年底开始ꎬ 语言学家酝酿提出 “太阳语言理论” (Ｓｕｎ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 并在第三届土耳其语言大会上公布ꎮ 阿戈普􀅰马尔塔扬 ( Ａｇｏｐ
Ｍａｒｔａｙａｎ) 教授③详细阐述了该 “理论” 的含义: “寻找这片曾是摇篮的土地

上的种族和主导文化􀆺􀆺在文化和语言方面ꎬ 这个国家主导种族的物质家园

是中亚ꎬ 那里居住着阿尔卑斯山的短颅人———土耳其人ꎮ 学者们试图将苏美

尔人种族、 语言和摩亨佐达罗人联系起来ꎬ 中亚地区除了乌拉尔—阿尔泰语

之外ꎬ 还产生了阿拉伯语、 大卫语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 希腊语、 德语、 亚美尼亚语、
印欧语、 赫梯语、 伊特鲁里亚语、 班图语、 埃及语等世界上的语言ꎮ”④ 支持

“太阳语言理论” 的学者认为ꎬ 土耳其语 “是世界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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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波斯语的 “ｇｅｒｍ” (热的)、 “ｅｆｓｕｎ” (魔法) 则被 “ｓıｃａｋ” 和 “ｂüｙü” 所取代ꎮ
Ｙｉｌｍａｚ Çｏｌａｋ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 ８３􀆰
阿塔图尔克根据 «姓氏法» 所有公民都要使用土耳其姓氏ꎬ 给马尔塔扬教授一个纯土耳其姓

氏 “Ｄｉｌａçａｒ”ꎬ 代替他的亚美尼亚名字ꎬ 新姓氏在土耳其语中是 “舌头或语言开启者”ꎬ 这表明了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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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 因此是梵语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根”ꎬ① 这构成当时土耳其语

言学的研究基础ꎮ 如果土耳其语是所有语言的基础ꎬ 就没有必要清除波斯语、
阿拉伯语和来自欧洲的词汇ꎬ 这就大大增强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信

心ꎮ 凯末尔在演讲中也重新使用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ꎬ 如用

“ｍｉｌｌｅｔ” 取代了此前使用的 “ｕｌｕｓ”ꎮ② 尽管 “太阳语言理论” 并非科学的语

言学理论ꎬ 但对于塑造民族意识至关重要ꎬ 凯末尔主义精英确立现代土耳其

人和古代安纳托利亚人之间的文化联系ꎬ 从而为其领土主张提供了历史合法

性ꎮ “通过改革土耳其语ꎬ 共和国精英们创造了一种新媒介ꎮ 通过这个媒介ꎬ
他们可以巩固土耳其的民族认同ꎬ 这种认同基于古代突厥和安纳托利亚人的

神话ꎬ 从而提供了国家的历史合法性ꎮ③” 土耳其国家民族意识的建立ꎬ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语改革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ꎮ 通过将土耳其语作为一

种独立甚至更高级语言的推广ꎬ 使土耳其在世界民族之间获得独立地位ꎮ 随

着简化的、 真正的土耳其语得以巩固ꎬ 公民思想将根据共和人民党的原则被

重塑ꎮ④ 凯末尔政府通过字母语言改革来巩固民族认同和主权独立ꎬ 因为 “文
字革命ꎬ 以及后来的语言净化尝试ꎬ 都是建立在多重政治目标的基础上的ꎬ
即通过重新命名或定义来打破过去、 解释现在和重塑未来ꎮ”⑤ 它对于塑造同

质化国族认同的意义可见一斑ꎮ

四　 基于同质化民族而构筑的族群民族主义

“历史地看ꎬ 所有的民族以及它们的民族主义在根子上都是 ‘族群的’ꎮ

而且尽管有时候民族可能超越原有的族群ꎬ 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共同体中

与其他族群合并ꎬ 但是它依然从对其独特的祖先和历史的信念中获得动员的

力量ꎮ”⑥ 族群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拥有共同祖先的神话以及祖先故土的继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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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的情结ꎬ 通常以血缘关系、 集体记忆和目标、 族群的语言、 文化、 宗教

以及归属于特定地域为依据ꎬ 着力把一些族群组织动员起来开展民族运动ꎬ
为了国家主权和民族权利而斗争ꎮ 一般而言ꎬ 族群民族主义者所认同的文化

是族群共同体经过人为选择、 加工ꎬ 抑或虚构的产物ꎬ 并非自然生长出来的

文化ꎬ 往往具有工具主义特征ꎮ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ꎬ 努力用土耳其民族文

化、 价值观念淡化甚至消除多元族群的文化、 历史记忆ꎬ 以期把土耳其人变

成一个 “意识到自己历史地位、 有自己纯洁民族语言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民

族”ꎮ① “这个共同体新的、 核心的社会纽带———现在被称为土耳其民族———
将在种族基础上形成ꎮ 以这种方式想象构建的土耳其民族ꎬ 被深深地植根于

历史、 语言、 地理、 人类学和生物学 (血统) 中ꎬ 它们以世俗而非宗教的方

式实现民族概念固定化ꎮ”②

第一ꎬ 通过强调民众的语言文化历史认同感ꎬ 强化不同族群国族认同的

社会基础ꎮ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ꎬ 人口构成和宗教信仰仍呈现出多元化特

征ꎮ③ 凯末尔政权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来消除民众在语言、 文化、 宗教和

族群身份上的差异ꎬ 以打造一个同质化的语言共同体ꎮ “民族建构本质上是一

种文化生活的政治化ꎬ 即以国家强制力的方式贯彻以文化为内容的道德义务ꎮ
国家首先会产生对国族的基本设想ꎬ 这个民族可能是以一个或几个族群为原

型ꎬ 也可能是基于文化想象ꎮ 然后ꎬ 国家会把全体公民作为要建构的民族成

员对待ꎬ 他们作为民族成员被认为都负有一定的义务ꎬ 因而实现这种民族义

务的普遍化ꎮ”④ 齐亚􀅰格卡尔普指出: “在土耳其ꎬ 一些同胞的祖先来自阿

尔巴尼亚或阿拉伯人生活的地区ꎮ 如果他们接受过土耳其文化教育ꎬ 并且树

立了以土耳其国家发展而奋斗的工作目标ꎬ 我们就不能把他们与其他公民区

分开来ꎮ 我们怎么能把那些同甘苦、 共患难的人看作是外国人呢? 我们又怎

么能对那些做出巨大牺牲并为土耳其国家做出伟大贡献的人说ꎬ 你们不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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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泽人、 格鲁吉亚人、 阿尔巴尼亚人、 马其顿人、 波马克人、 塞尔维亚穆斯林、 波斯尼亚人、 鞑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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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人”ꎮ① 土耳其人身份逐渐明确ꎬ 包括那些愿意接受土耳其文化和语言的

犹太人也被视为土耳其人ꎮ 例如ꎬ “作为一个离开西班牙、 操西班牙语来到土

耳其的犹太人ꎬ 在当地学校学习土耳其文化教育相关课程后ꎬ 就会成为土耳

其人ꎬ 他们与在土耳其的法国犹太人英国犹太人别无二致ꎮ”② 这意味着任何

人ꎬ 不论其宗教或种族如何ꎬ 都可以成为土耳其人ꎮ
基于历史观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ꎬ 规范历史写作和教学在共和

国成立之初就被视为一项国策ꎮ 凯末尔主义者以 «塔里赫» 历史教科书为载

体ꎬ 通过历史教育塑造民众的认同意识ꎮ 当时ꎬ 凯末尔政府通过以下方式推

动土耳其形成认同意识: 一是民族认同基于土耳其历史观并强调土耳其的亚

洲地域特征ꎬ 同时反映共和国改革的民族主义性质ꎻ 二是世俗宗教认同代表

了共和国改革的当下性和西化本质ꎻ 三是政治认同反映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

特征ꎮ③ “公民ꎬ 请说土耳其语!” 运动以及历史教科书的出版ꎬ 是建构同质

化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践ꎬ 且促使土耳其历史观逐渐定型ꎮ 由此看ꎬ 凯末尔

政府打造同质化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塑造国族认同的民族意识内聚化过程ꎬ
这种民族意识的内聚使民族群体对外来文化产生排斥感ꎬ 尤其是当另一个强

势民族主导下的国家政权对其他民族采用同质化政策时ꎬ 这种排斥感会变得

非常激烈ꎬ 进而产生冲突和对抗ꎮ 在一定时期内ꎬ 冲突和对立会借助某种社

会问题演变成大规模的族群冲突ꎬ 民族问题就形成了ꎮ④

第二ꎬ 通过对历史进化论的阐释ꎬ 塑造国内不同族群的科学认知基础ꎮ
从晚期奥斯曼帝国以来ꎬ 科学被知识分子看作是连接进步和世俗主义的桥梁ꎬ
进化论被视为科学的支柱ꎬ 因而受到欢迎ꎮ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ꎬ 建立基于科

学的唯物主义、 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成为凯末尔主义者的共识ꎬ 进化论被视为

形成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而被渗透在历史学、 语言学、 地理学、 生物学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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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的教材编写中ꎮ １９３０ 年出版的 «土耳其历史大纲»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是进化论影响历史观的突出体现ꎮ① 历史教科书 «塔里赫»
吸纳了进化论观点ꎬ 包括人猿同祖、 物种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 生命

起源是自然结果而非超自然力量、 宗教的出现是人类进化的社会产物ꎬ 以及

物种的进化体现适者生存原则等内容ꎮ 进化论也体现在高中地理教科书 «普
通地理课程 Ｉ »②、 艾赫迈特􀅰陶菲克􀅰格依曼 (Ａｈｍｅｔ Ｔｅｖｆｉｋ Ｇöｙｍｅｎ) 的

«新生物学» (Ｙｅｎｉ Ｂｉｙｏｌｏｊｉ) 和 «生物学教程» (Ｔａｂｉｉｙｅ Ｄｅｒｓｌｅｒｉ) 中ꎮ 土耳其

教育学奠基人伊斯梅尔􀅰哈克􀅰巴尔塔克哲奥鲁 ( Ｉｓｍａｉｌ Ｈａｋｋı Ｂａｌｔａｃıｏｇｌｕ)
非常重视进化论ꎬ 他关于儿童发展的著作中充满进化论的讨论ꎬ 致力于整合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拉马克 (Ｌａｍａｒｃｋ) 的获得性状的遗传ꎬ③ 这体现了进化

论对民众意识形态塑造的影响ꎮ 著名政治家萨德里􀅰马克苏迪 ( Ｓａｄｒｉ
Ｍａｋｓｕｄｉ) 认为ꎬ 生物进化应该被视为创造历史的一个因素ꎻ 拉马克强调生物

体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器官的使用或废弃是其进化过程的重要因素ꎻ 达尔文强

调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ꎻ 赫伯特􀅰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 建立了一个基于

进化论的哲学ꎮ④ 这些观点体现在第二届土耳其历史大会的主题中ꎮ 土耳其语

言研究协会主席萨米􀅰里法特 (Ｓａｍｉｈ Ｒıｆａｔ) 基于对语言学著作的研究ꎬ 认为

用进化论可证明土耳其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之一ꎮ 在第一届土耳其语言

大会上ꎬ 学者普遍使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证土耳其语是其他语言的祖先ꎮ
萨米􀅰里法特认为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土耳其语单词的痕迹ꎮ⑤ 受赫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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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ｍａｉｌ Ｈａｋｋı ａｎｄ ｉçｔｉｍａｉ Ｍｅｋｔｅｐꎬ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Ｓｅｍｉｈ Ｌüｔｆü Ｓüｈｕｌｅｔ Ｋüｔüｐｈａｎｅｓｉꎬ １９３２ꎬ ｐｐ􀆰 ４０ － ４１ꎬ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Ｍ􀆰 Ａｓıｍ Ｋａｒａöｍｅｒｌｉ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Ｍｕｒａｔ Ｙｏｌｕｎ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ｄｅａ (１９２３ －
１９３８)”ꎬ ｐｐ􀆰 ７５２ － ７５３􀆰

Ｓａｄｒｉ Ｍａｋｓｕｄｉꎬ Ｔａｒｉｈｉｎ Ａｍｉｌｌｅｒｉ􀆰 Ｉｎ Ｂｉｒｉｎｃｉ Ｔüｒｋ Ｔａｒｉｈ Ｋｏｎｇｒｅｓｉꎬ Ａｎｋａｒａ: Ｍａａｒｉｆ Ｖｅｋａｌｅｔｉꎬ １９３２ꎬ
ｐ􀆰 ３５１ꎬ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Ｍ􀆰 Ａｓıｍ Ｋａｒａöｍｅｒｌｉ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Ｍｕｒａｔ Ｙｏｌｕｎ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ｄｅａ
(１９２３ －１９３８)”ꎬ ｐ􀆰 ７４６􀆰

Ｓａｍｉｈ Ｒıｆａｔ (Ｙａｌｎıｚｇｉｌ)ꎬ Ｔüｒｋçｅ’ ｄｅ Ｔａｓｒｉｆ － ｉ Ｈｕｒûｆ Ｋａｎｕｎｌａｒı ｖｅ Ｔｅｋｅｌｌüｍüｎ Ｍｅｎşｅ’ Ｉꎬ Ａｎｋａｒａ:
Ｍａｔｂｕａｔ ｖｅ ｉｓｔｉｈｂａｒａｔ Ｍａｔｂａａｓıꎬ １９２２ꎬ ｐ􀆰 ４ꎬ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Ｍ􀆰 Ａｓıｍ Ｋａｒａöｍｅｒｌｉ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Ｍｕｒａｔ Ｙｏｌｕｎ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ｄｅａ (１９２３ － １９３８)”ꎬ ｐ􀆰 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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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宾塞影响的知识分子艾赫迈特􀅰艾默尔 (Ａｈｍｅｔ Ｃｅｖａｔ Ｅｍｒｅ) 进一步认

为ꎬ 土耳其语属于印欧语系ꎮ① 随着 “太阳语言理论” 的出炉ꎬ 凯末尔政权

在安卡拉建立语言、 历史和地理学院ꎬ 开设有关 “太阳语言理论” 的必修课

程ꎮ 可以说ꎬ 凯末尔主义者以进化论来指导民众生活方式、 思想意识和世界

观ꎬ 试图在进化框架内形成土耳其民族主义ꎬ 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历史

事实的扭曲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ꎬ 随着考古遗址和化石遗迹数据的积累ꎬ 土耳其人类学

家开始从进化论的视角来解释新发现ꎬ 试图证明土耳其人属于高加索阿尔卑

斯人种ꎬ 因为他们的头骨结构是短颅型的ꎮ 这种头骨结构的定位扭转了 “欧
洲中心论” 视角下的土耳其人的野蛮形象ꎬ 证明土耳其人也对世界文明做出

巨大贡献ꎮ 通过人类学研究ꎬ 学者们追溯了土耳其人的历史根源和成就ꎬ 使

塑造国家神话成为可能ꎮ② 阿菲特􀅰伊南 (Ａｆｅｔ Ｉｎａｎ) 的研究为此提供佐证ꎬ
她曾测量了 ６􀆰 ４ 万个头骨ꎬ 指出对这些发掘骨骼的研究证明了当代土耳其人

和安纳托利亚最早居民之间的血缘关系ꎬ 称赞安纳托利亚 “种族特征一直保

留着土耳其的核心”ꎮ③ 尤涅􀅰皮塔德 (Ｅｕｇèｎｅ Ｐｉｔｔａｒｄ) 指出ꎬ 尽管安纳托利

亚一直被许多不同定居者入侵ꎬ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入侵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人

仍属于原来的土耳其种族ꎮ 因此ꎬ “库尔德人、 亚美尼亚人、 拉兹人和其他人ꎬ
主要是圆颅人”ꎬ 都来自 “同一个最初的、 原始的群体”ꎮ④ 第二届土耳其历史

大会的结论是: 安纳托利亚自古以来就有土耳其种族基因ꎬ 过去的所有居民都

是这个种族成员ꎬ 这就为土耳其构建跨越族群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人类学证据ꎮ
土耳其为我们理解进化论思想在民族主义形成中的作用提供了鲜明例证ꎮ

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等学者强调的那样ꎬ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生存主义框

架内被使用和滥用ꎬ 以使一个基因群体相对于其他基因群体的 “自然” 优越

性合法化ꎮ⑤ 凯末尔主义者对进化论的使用ꎬ 更多是出于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年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 Ｆ􀆰 Ｅｒｔａｎꎬ Ａｈｍｅｔ Ｃｅｖａｔ Ｅｍｒｅ ｖｅ Ｋｅｍａｌｉｚｍ’ｄｅ Öｎｃü ｂｉｒ Ｄｅｒｇｉ: Ｍｕｈｉｔꎬ Ｋｅｂｉｋｅçꎬ ５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１８ꎬ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Ｍ􀆰 Ａｓıｍ Ｋａｒａöｍｅｒｌｉ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Ｍｕｒａｔ Ｙｏｌｕｎ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ｄｅａ (１９２３ －
１９３８)”ꎬ ｐ􀆰 ７４９ꎮ

Ｍ􀆰 Ａｓıｍ Ｋａｒａöｍｅｒｌｉ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Ｍｕｒａｔ Ｙｏｌｕｎ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ｄｅａ (１９２３ －
１９３８)”ꎬ ｐ􀆰 ７５０􀆰

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ꎬ “Ｒａｃｅꎬ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ｍａｌｉｓｍ: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ꎬ ｐ􀆰 ９３􀆰

Ｉｂｉｄ􀆰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ꎬ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２７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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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捍卫土耳其人的生存权利和增强民族自信心ꎮ 西方国家发明的进化论为他

们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武器ꎬ 以抵御西方基于 “欧洲中心主义” 立场对新生

民族国家的偏见ꎮ 显然ꎬ 族群民族主义提供了基于血缘、 族裔、 情感或文化

凝聚的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力图构建国族认同的科学基础ꎬ 进而在领土性制度

安排中发挥强化凝聚力的作用ꎬ 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削足适履的倾向ꎮ

五　 余论

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ꎬ 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从王朝国家

到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整合东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尝试ꎬ 呈现多元性、 融合

性、 工具性甚至矛盾性特征ꎮ 一方面ꎬ 凯末尔民族主义体现了土耳其融入西

方世界追求与保持民族特性的对立统一ꎮ “阿塔图尔克的基本理想是一个伟大

的、 被解放的土耳其ꎬ 它甚至比当代文明更发达ꎬ 它要成为一个按照西方标

准生活的国家ꎬ 是西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ꎮ”① 所以ꎬ 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前

期更多强调民族主义的领土和主权特征ꎮ 随着同质化民族国家构建的推进ꎬ
“凯末尔政府越来越多地诉诸强调土耳其族群和语言偏好的政策ꎮ 土耳其民族

认同和公民身份的最初公民或领土概念受到侵蚀ꎮ”② 公民与族群的相互拒斥

使得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伴随着融入西方和捍卫主权的博弈ꎬ 凸显了土

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性ꎮ 另一方面ꎬ 凯末尔民族主义着力探索民族认同与国

家认同有机统一ꎬ 强化了土耳其人的国族认同意识ꎮ 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

程伴随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和调适ꎮ 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ꎬ
国家认同借助民族认同中的传统因素来实现国家建设ꎮ 就土耳其而言ꎬ 凯末

尔政权通过整合民族、 历史、 语言、 种族、 文化因素而形成民族认同ꎬ 民众

对土耳其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认同意识逐渐强化ꎮ “如同许多成功的民族国家一

样ꎬ 土耳其也是先有国家ꎬ 后有民族ꎬ 以国家塑造或锻造民族ꎬ 再以民族认

同国家并继而完成国家认同是土耳其构建民族国家及其认同的重要途径ꎮ”③

􀅰９０１􀅰

①

②

③

Ｋｅｍａｌ Ｈ􀆰 Ｋａｒｐａｔ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３２６􀆰

Ｋｅｍａｌ Ｋｉｒｉşçｉꎬ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３３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

周少青、 和红梅: «土耳其国家认同的历史演变及当代困境»ꎬ 载 «学术界»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０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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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ꎬ 基于国族认同的土耳其民族共同体迄今仍在形成过程中ꎮ 作为不同

于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范式和官方意识形态ꎬ 凯末尔民族主义影响了政

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ꎮ
第一ꎬ 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公民和族群倾向未能实现协调发展ꎬ 使得民族

问题作为民族国家构建乃至现代化进程的附属产品而出现ꎮ 土耳其的制度设

计和社会整合模式导致公民、 族群共同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复杂化ꎬ 形成

基于领土和公民权利的公民民族主义与基于语言文化认同和族裔身份的族群

民族主义的分野ꎮ 公民民族主义以公民—国家的政治、 法律纽带将之建构为

一个民族ꎬ 所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 ３ 部宪法无一例外地强调ꎬ 所有土耳

其人ꎬ 不分民族、 出身和宗教信仰都是土耳其公民ꎬ 这说明宪法能够通过确

认统一的公民身份为构建国族认同提供必要前提ꎮ 但官方的宪法规定与具体

实践存在差距ꎬ 并非赋予所有公民平等权利和自由ꎮ “公民ꎬ 请说土耳其语!”
运动体现的是一种强迫文化同化政策ꎻ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财产税给非穆斯林少

数民族带来的是民族歧视和区别对待ꎻ 二战期间的军队保护区事件 (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更是对公民权的肆意践踏ꎮ 另外ꎬ 尽管法律赋予非穆斯

林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权ꎬ 但除了为数不多的非穆斯林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

外ꎬ 他们参与公共权力机构的渠道和晋升空间被限制ꎬ 这说明公民民族主义

对于构建国族认同作用的有限性ꎮ 而且ꎬ 凯末尔政权在一体化民族聚合过程

中ꎬ 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来消除民众在语言、 文化、 宗教和族群身份认

同上的差异ꎬ “由于采取了刚性极强的民族主义建国方案ꎬ 土耳其民族国家的

构建历程一开始便不甚平坦ꎬ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众多少数群体的文化特性和

传统与均质化的民族国家要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ꎬ 尤其是数量众多、 文化语

言特性比较突出的库尔德人ꎬ 更是成为均质化民族国家构建历程中最大的

‘问题群体’ꎮ”① 在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下ꎬ 民族国家构建实际上是民族共同体

与国家共同体同步构建的过程ꎬ 由于未能较好地整合各族群ꎬ 现代化进程中

的民族主义运动对现行民族国家秩序构成挑战ꎬ 其引发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更是难以摆脱的梦魇ꎬ 甚至弱化了少数族群的国族认同意识ꎮ “真正统一的国

族应当是国内各民族 ‘你中有我ꎬ 我中有你’ꎬ 而不可能是 ‘你完全变成

我’ꎻ 真正和谐的民族国家应当是愿意形成一个统一国族的所有民族共同缔

􀅰０１１􀅰

① 周少青: «土耳其民族问题析论»ꎬ 载 «学术界» 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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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ꎬ 共同拥有的国家ꎮ”① 所以说ꎬ 对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多民族国家而言ꎬ
必须超越西方意义的从族群—文化性的 “部族国家” 走向政治—法律性的

“公民国家” 演进框架ꎬ 以在公民平等与族际差异之间达成协调与平衡ꎮ 族群

平等与文化融合是当今世界民族共同体的理想模式ꎬ 构建多元一体的民族格

局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显然是诸多国家破解民族问题的终极方案ꎮ
第二ꎬ 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四重向度相互纠合和交织ꎬ 使得土耳其身份认

同与外交政策相关联ꎬ 并为新奥斯曼主义获得发展空间ꎮ 长期以来ꎬ 研究者

对土耳其认同的解读ꎬ 既有认为它本质上是西方国家或伊斯兰国家ꎬ 也有认

为它是一个 “枢纽国家”② 或 “四分五裂的国家”③ꎬ 这体现了对其身份认同

的分歧ꎮ 土耳其身份认同的差异使其经历了从加入西方阵营向坚持东西方平

衡的外交定位的转变ꎮ 众所周知ꎬ 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在杜鲁门主义的

影响下加入北约ꎬ 成为冷战期间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ꎬ
并积极谋求加入欧盟ꎮ 欧洲对土耳其的排斥导致土耳其国内关于身份认同的

辩论和向中东地区国家倾斜ꎮ 随着冷战结束ꎬ 土耳其的角色很有可能超越当

前的固有形象而变得更为独立和坚定􀆺􀆺从西方立场来看ꎬ 土耳其将会变成

一个更为积极、 更有能力且在许多方面更为独立的盟友ꎮ④ 与此同时ꎬ 伊斯

兰、 巴尔干、 安纳托利亚、 库尔德和突厥人的政治认同在土耳其国家—社会

关系图谱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土耳其的奥斯曼—伊斯兰起源在调节、
塑造国家政策和社会对自我的认知方面变得更加自主和有效ꎬ 从而形成一种

新的奥斯曼或土耳其认同意识———新奥斯曼主义: 呼吁重新表达土耳其民族

主义ꎬ 并像奥斯曼帝国过去那样ꎬ 增加对多样性的政治和文化宽容ꎻ 消除巴尔

干、 高加索和中东国家之间的经济边界ꎻ 尊重邻国的政治边界ꎮ 新奥斯曼主义

并非旨在消除国家边界ꎬ 也不是寻求复活奥斯曼帝国ꎬ 而是在拥有奥斯曼伊斯

兰遗产的人口中创造一种新的宏观认同感ꎮ⑤ 这说明新奥斯曼主义者希望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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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土耳其ꎬ 在这里ꎬ 忠诚不是由任何排他形式的种族和语言特征决定的ꎬ
而是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经验、 文化传统和辉煌过去的依恋ꎮ 正义与发展党 (以
下简称 “正发党”) 上台后ꎬ 经历基于达武特奥卢战略纵深原则的 “文明现实

主义” 向运用硬实力的道德现实主义过渡ꎬ 从基于软实力的睦邻外交向立足硬

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实践转变ꎬ 在中东强调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伊斯兰认同ꎬ
在中亚强调突厥人相同的种族和语言基础ꎬ 在巴尔干强调曾经的文明共处和欧

洲国家的历史认同ꎮ “如果说帝国视野和文化多元是 ‘新奥斯曼主义’ 的两根支

柱ꎬ 随着正发党执政地位的日益稳固ꎬ 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对外政策中ꎬ
‘新奥斯曼主义’ 强调 ‘文化多元和共存’ 的一面黯然褪色ꎬ 而 ‘帝国视野和

大国野心’ 和强调 ‘伊斯兰世界的团结’ 的一面则日益突出ꎮ”① 这凸显正发党

政府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时代解读和应用ꎬ 也体现了该党对凯末尔民族主义

的消解和重塑ꎬ 借此成为中东地区大国和 “全球南方” 的重要力量ꎮ
第三ꎬ 凯末尔民族主义的精英倾向加剧精英与民众二元对立ꎬ 但其公民、

宗教、 族群和文化底色促使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呈现对抗、 重构乃至

合流趋势ꎮ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政治中极具号召力的两种激进政治思

潮ꎬ 是推动权力与秩序变迁的巨大动力”②ꎬ 在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

探索过程中呈现出互动性ꎮ 凯末尔政权以民粹主义为口号ꎬ 实现 “民族—人

民—国家—政党” 之间联系制度化ꎬ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ꎬ 将民众的种族、 政

治、 宗教和文化认同体现在政治纲领中ꎬ 但其重塑社会的过程却孕育了一个

以民众之名的精英阶层ꎬ 加剧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断裂ꎮ 所以说ꎬ
从凯末尔时代以来ꎬ 土耳其的国家认同就被两种力量所撕扯: 一种是存在于

城市精英阶层和军队的世俗的、 西方化的土耳其人ꎬ 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和

普罗大众是 “他者”ꎻ 另一种是生活于边远乡村和小城镇、 固守伊斯兰传统的

土耳其人ꎬ 他们视凯末尔民族主义精英为国家权力的主导者ꎮ 二战后ꎬ 多党制

下的左右翼政党开始动员下层民众来质疑甚至挑战凯末尔民族主义精英ꎬ 诉诸

民粹主义来获得当选或连任ꎬ 从政治中心向外围获取重要利益ꎮ 弗罗兹􀅰艾哈

迈德认为ꎬ 民主党 “强调民粹主义和人民主权ꎬ 并要求政治主动权应从下面、
从人民中来ꎬ 而不是从上面、 从政党中来”ꎮ③ 埃杰维特则采用将其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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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等同的左翼民粹主义话语ꎬ “我们有必要放弃 ‘只有知识分子才知道什么

是最好的’ 的说法ꎬ 接受人民完全知道他们利益所在的事实ꎮ 如果说到目前

为止ꎬ 人们没有投票给改革派 (即共和人民党)ꎬ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落后ꎬ 而

是因为他们看到改革派与他们的关系疏远了”ꎮ① 土耳其边缘社会阶层向权力

核心的过渡ꎬ 借助民主选举而掌控国家政权是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表现ꎬ 成

为多党选举制度下的政治工具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呈

现合流趋势ꎬ “由于民粹主义将人民概念外化、 扩展ꎬ 人民的内容得以重塑ꎬ
具有了民族性成分ꎬ 从而将民粹主义推向右翼ꎬ 与族群民族主义在政治光谱

上实现了趋同”ꎮ 具体而言ꎬ “民粹主义以人民主权、 大众民主为根基ꎬ 强调

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ꎬ 民族主义从民粹主义那里吸纳了这些资源ꎬ 常

常以人民之名追求民族利益ꎮ 民族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一支建立在人民主权

和民族国家原则之上ꎬ 族群民族主义一支则追求民族主权和身份认同ꎬ 共同

奠定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ꎮ”② 这在土耳其正发党的政治实践中得以贯

彻ꎮ 执政之初ꎬ 埃尔多安把自己描绘成下层民众的代言人ꎬ 正发党的话语主

要围绕弱势群体与掌握军事、 官僚、 司法权力的凯末尔主义精英之间的对抗ꎬ
但这种情势逐渐被国家内部的权力对抗所取代ꎮ 正发党的民粹主义话语让位

于以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为主的话语即埃尔多安主义ꎬ 实现了右翼民粹主义

与民族主义的合流ꎮ 与此同时ꎬ “民粹主义是一种极具政治动员力的思潮与运

动ꎬ 它首先对国内权力关系、 制度结构和价值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ꎬ 继而会

在外部变迁或压力的刺激下ꎬ 与民族主义同频共振ꎬ 将冲击波输出到国家对

外事务ꎬ 以激进或保守的不同方式影响世界政治既有秩序ꎮ”③ 这是正发党的

民粹主义转化为土耳其基于自身利益参与和影响地区秩序的动力ꎬ 不仅使民

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更趋复杂化ꎬ 也是导致埃尔多安主义成为中东地区

应对 “全球化” 挑战的重要思潮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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